一次拜访,终生受益——忆念恩师汪敬虞先生 by 戴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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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 《横滨正金银行史资料 》 （多卷本 ）等 日 文书籍 。 这些资料经过系统整理 ， 内容完整 、丰富 、翔实 ，
极有价值 。
经过一年多时间 的几轮资料收集工作 ，我将已掌握 的资料情况 向 汪先生做了 汇报 ，他认为资料
的收集掌握大体上 已可以了 ， 要我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
于是 我静下心来 对收集来的大量资料进行 了详细 的研读 、梳理 、分析 ， 在充分 消化 、把握资料
的基础上
，
草拟 了写作提纲 搭起论文的框架 ， 理出 了重点考察 、分析 、 论述 的部分 。 我将写作提纲交
与汪先生
，并汇报了 自 己 的写作思路 。
汪先生同意我提出 的论文框架和写作思路 ， 同时提出 ，论文的撰写要拓宽视野 ，要把 日 本横滨正金
银行在华活动放在近代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的整体背景中加以观照和考察 ，要在全面把握翔实资料的基
础上 清晰勾勒出横滨正金银行在华活动轨迹 重点分析论述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 日 本近代对华侵略 中
的地位、作用 、影响等 。 文章的立论要言之有据 ， 同时也要不囿于成说 ，要从新的角 度进行探讨 。
根据汪先生的指导意见 我写 出 了论文初稿 交汪先生审 阅 。 当 时汪先生因病住 院 ，但他仍抱病
认真仔细地审阅 了论文 ，对初稿提出 了整体修改意见 还对部分稿子逐页做了非常细致的批改 写下
大段批语 指导或提示我进行修改
；
还对行文 中枝蔓的部分进行 了删节 ，订正 了我 翻译 中 的不 当用
词 ， 甚至对稿子 中错别字 、标点符号也都一
一改正 （ 在我保 留 至今 的论文底稿 中 ，几乎每页都有汪先
生 的修改笔迹 ） 。 汪先生在病 中还
一丝不苟地指导我修改论文 花费 了 巨大心血 使我深为感动 。
根据汪先生的意见 我对论文初稿进行 了认真修改 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 。
年 月 ，我的博士论文通过 了答辩 ，答辩委员会主席吴承 明先生签署 的论文评语 中写道 ：
“
对外 国在华银行 的活动 ， 以往 的研究较少 。 论文通过剖析正金银行 甲 午 战后在华 的金融 、 贸易 活
动 ，反映 日 本经济侵略的主要历程 这在国 内研究 中具有开创性 ，填补 了这方面的空 白
”
。 这 时我才
长舒一 口气 ，如释重负 ，感到没有辜负汪先生三年来对我的悉心指导和付 出 的 巨大心血 ， 自 己 的辛勤
劳动也有了 收获。





在我 的学业与学术生涯 中 ，有几位学界老前辈 曾给予我深刻的影 响 ，汪敬虞先生就是其中 之
一
我虽然不是汪老的授业弟子 而且在与汪老交往 的近三十年间也仅有一次机会 当面聆听他 的教诲 ，
但在我心灵深处 我一直将汪老视为恩师 。 如今 ， 当记忆 的 阀 门再次徐徐开启 ，往事历历在 目 ，令我
心动 。
我是 年恢复高考后首届进入 厦门大学历史 系求学 的 。 年底完成本科学业后 ， 随恩师
陈诗启先生攻读中 国近代经济史 。 年夏 ， 我和 同学曾 山
一道 经上海赴京查 阅资料 并遵照行前












作者搜集 、整理 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特别是 日 文资料 。
‘




当我们战战兢兢地敲开汪老在三里河居家的 大门时 ，迎接 我们 的是一位形容略显清瘦 ，但精神
矍铄 、慈眉善眼 的老人 ，紧张 的心情顿时舒缓 。 事过 年 ，我 已经不能记起当 年汪老 的着装 但我们
谈话的主要内容却至今记忆犹新 。 事 实上 ，这是 因为那次谈话 的 内容 ， 此后 巳经深深铭刻在 我的 脑
海 一直影响着我的治学之路 。 那确是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 许多年后 ， 当我也开始指导研究生






一大内容 。 或许是 因为我们赴京的 主要 目 的 就
是收集史料 ，或许是我们提到赴京之前在上海图 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几 近吃闭 门 羹的遭遇 ， 提到我们
求学期间从他编辑出版 的 《中 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 （第 辑 ） 以及同
一
时期他的 同仁编辑 出版 的有关
近代中国工业史 、手工业史 、农业史 、对外贸易史 和铁路史等资料书 中受益匪浅 ，汪老记忆之弦被触
动 了 。 他对我们 回忆起二十多年前 他和 同事们 为深化 中 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 如何筹划和编辑相关
史料
，
以及在上海 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査 阅 中西文旧 报刊杂志 ， 收集史料的情 景 。 他语重心长地告
诫我们 ，查阅 、 收集和整理史料 ，是历史研究工作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 的一环 。 史 料是否翔实 、真确 ，
是决定史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 的基本要素 。
一个史学工作者 ，一定要养成正确 的史料观 ，养成 良好
的治学习惯 。 査阅 、 收集史料固然幸苦 ，且常有令人丧气 之遭遇 ， 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 他勉励我们不
要 因受到一点挫折而放弃 ，并向我们详细介绍 了 中 国社科 院经济所 图书馆收藏的 相关资料情况 ，提
醒我们查阅资料时须注意的事项 使得我们其后在该 图书馆收获颇丰 。
那天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研究生求学期 间要不要发表论文 的问题 。 他告诉我们 ，他并不反对研
究生在求学期间发表论文 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论文 的质量 。 他告诫我们 ，治学应 当严谨 应当 精益求
精 。 求学阶段千万不要急 于求成 ， 甚至急于求名 。 发表论文 是
一
件非常严肃 的事情 ，要慎之又慎 。
他微笑着对我们说起他的亲身体验 。 他说 ，多年来他一直在思 索近代 中 国资本 主义发展道路 问题 ，
近年来渐渐形成一些 比较成熟的思考 。 他 已养成的 习惯是 ，文章初稿完成后不急于发表 ， 而是将 文
稿搁置在抽屉里 ，每隔一段时间再拿出来 重读 、修改 。 他觉得 ， 每次修改都使得文章 的观点更为 明
晰 论证更为周密 ，论据更为充分 。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当 时的第一感觉 震惊与敬佩 ！ 作为一名




这种严谨治学态度 的深处 ，蕴涵的 是
一
个视科学研究为其生命组成部分的 学者的
价值观 。 严谨治学 ，是拥有这种价值观的学者群体共同 的特征 。
三里河拜访汪老之前 ，我 已在《 中 国社会科学 》 、 《历史研究 》 和 《 近代史研究 》等 国 内知名 杂志上
读到他发表的 《试论 中 国资产阶级的 产生 》 、 《再论 中 国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 的产生 》 、 《 论 中 国资本
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
—
兼论洋务运动 和 中 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问题 》等文章 。 此后数年间 ，我又陆
续读到他发表的 《略论 中 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中 国资本主义 现代企业 的产 生过程 》 、 《 中
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 国资本主义产生 中 的地位》 、 《近代 中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 、 《论中 国
近代经济史的 中心线索》 、 《 中 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 问题 的再思考 》等
一系 列探究近代 中 国资本主
义发展问题 以及与此勾连的 中 国近代经济史 中心线索 问题的论文 。 令我印 象深刻 的不仅是他 由 此
提出 的 以 中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 中 国近代经济史 中心线索 的理论建构 ，而且是他特色鲜
明的论述风格 。 他是如此娴熟地利用他长期积累 的丰富 、翔 实的史料 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地娓娓展
开他的论述 ，使读者在他平实 、 中肯 的表述中 ，领略包裹其 中的理论的魅力 。





次更为深 切地体会他 的 教诲 的 真谛 ， 也更钦佩他 身体力 行 的严谨的治学
风范 。
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 年 第 期
治学严谨是我拜访汪老时 留下 ，此后在交往中不断强化的 一个深刻印象 。 另
一个深刻印象则是
‘
他对后学青年 的关爱和大度 。 对我们这样原本素不相识 ，第一次拜访他的 青年学子 ，他是如此平易
近人 如此倾诚相待 如此谆谆善导 。 他不仅和颜悦色 、轻声慢语地教诲我们治学之道 ， 而且还 向我
们详细介绍 了他所熟悉的相关资料以及他所积累 的査 阅资料的经验 。 在此后的交往中 ， 我对汪老这
种虚怀若谷 ，实心实意关爱 、提携青年学子 的高 尚 品 格有 了 日 益深切 的体味 。 不妨略举数例 ，见微
知著 。
我毕业留校工作后不久 在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上发表了 《 近代闽江上游 山 区初级市场试探》




名 初 出 茅庐的 史学后进 ，不难想见我读 到汪老的评论 时 内 心涌起 的感
动 。 这种勉励犹如及时雨 浇灌的是渴待雨露的幼苗 。 我由 此增强 了在史学研究道路上健步前行 的
勇气和信心 。
另一个事例则是汪老对我的直接帮助 。 上世纪 年代初 ，受我的业师陈老的委托 ， 我负 责校对
《赫德与 中国海关 》 的 中文译稿 。 由 于对书稿 中部分外资在华企业和机构的译名没有把握 ，我写信求
教于汪老 。 信发 出后不久 ，我就有些后悔 ， 因为我知道此时正值汪老科研的黄金季节 ，长期积累的 思
考与探索使他佳作 迭出 ，并承担着主编 《 中 国 近代经济史
—
》 的重任 ，肯定忙得不可开交 。
更令我不安的是 ，我听闻汪老身体欠佳 ，尤其是睡眠不太好 ，工作压力甚大 。 当我正为 自 己 的莽撞 忐
忑不安时 我收到汪老的 回信 。 信中不但对我的 提问给予详尽 的答复 ，而且还 向我推荐 了很有实用
价值 的工具书 ，实在令我感激万分 。
如今在我书架的显眼位置上 ， 还摆放着 《赫德与 近代 中西关系 》 、 《 中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不发
展》 、 《 中国 近代经济史 — 》 、 《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 》和 《 近代 中外经济
关系史论集 》等汪老先后赠送我的他撰写或主编的几 本厚 实的 经济史学术专著 。 每 回 收到他 的赠
书
，
我内心都涌起无限的感动 ， 因为我深知这些赠书包裹着汪老深厚的关爱 。 行文至此 ， 当我的 目 光
再次落在这些赠书上时 汪老略带微笑的慈爱的面容在书前浮现 令我动容 。
星移斗转 ， 日 月 如梭 转眼闾 ，汪老离开我们 已一年有余 了 。 汪老 的学术造诣与贡献众所周知 ，






时间过得真快 ，转 眼间汪敬虞先生离开我们 已有
一
年多 了 。 日 子一天天流逝 ， 可是我只要一想
到汪敬虞先生 许多记忆就会不 由 自 主地浮上心头 ，难以忘怀 。 汪敬虞先生是著名 的 中 国 经济史专
家 在国 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 ，他在 中 国近代经济史的多个领域 和方 面 ，都有着煌煌 巨著 尤其在中
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 、中 国近代工业 、 中 国近代 国 民经济和近代 中 国金融等方面的许 多学术成果和
观点 影 响深远 这些方面的情况早 已为人熟知 ，所 以在纪念汪敬虞先生的 时候 ， 有关他在学术研究
方面的影响和贡献 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 ， 这里 只想就我记忆深刻 的汪先生关怀帮助青年学者的几
个记忆片段写成文字 ，一作为对汪敬虞先生的 纪念和缅怀 二也作为对 自 己的激励和鼓舞 。
